青青校樹—書寫校園植物

年   班   號 姓名：

出處：國語日報  98.06.17    兒童園地  星星樹

校園是個生機盎然的地方。不僅有學子的喧嘩笑語，還有好幾位綠色好伙伴以各種美麗的姿態佇立其中，這些綠色好伙伴的蔭下，更有數不盡的小昆蟲活躍於其間，可能是葉蟬，可能是小灰蝶。一片草地，便可自成一個天地；校園一隅，就是掌鏡人底下最美的鏡頭。
現在，我們要在這些綠色身影間搜尋故事，將曾經化為永恆。
可以用自述方式書寫，也可以寫自己和這棵樹的故事，像是和好友在樹下說秘密，或是一起將寫給對方的信埋在黑板樹下，約定等到畢業那一天再挖出，打開來讀。也可以根據樹的名字、外型、特徵，為這棵樹編一個故事。或是，作一篇直覺的詠歎。
一棵樹，一段故事，兩個好友，三月心情……。我們的校樹，有人為他們寫下自然生態的種種，現在，用我們細膩的心思，為每棵樹唱一段「思想起」吧！讓每棵樹都擁有一段人文歷史與真情故事！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	


參考資料—
以詩詠之—阿勃勒（屏東縣廣興國小三年級  江育萱）

片片的黃花雨

仰望隨風飄落的串串黃花

數著落花飄飄的喜悅

拾起一片黃花夾在書本裡

這是今年的黃花雨

七里香（席慕容）

溪水急著要流向海洋

浪潮卻渴望重回土地

在綠樹白花的籬前

曾那樣輕易地揮手道別

而滄桑的二十年後

我們的魂魄卻夜夜歸來

微風拂過時

便化作滿園的郁香

物我交融—蒲公英

蒲公英的種子很輕，只要風輕輕一吹就能飛得很遠，並在各地落腳，化為燦爛豐富的生命。期待自己如蒲公英一般，雖是卑微的小花，卻能將生命的盼望傳送至每個角落，灌溉培育花團錦簇的心靈沃土。
	我和樹的故事--愛在菩提時◎陳義宗（輔仁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一年級(20061206)


	

	            菩提樹，高中庇護神。每天早晨，當我騎著腳踏車，從家裡到學校的路上，夾道環迎我的，舉目所見的，皆被菩提樹所遮掩。愛心葉狀，就像是溫暖的羽翼包護著我。枝葉間篩著陽光，清淡的氣味，細細地滲進鼻腔，偶爾夾雜點潮濕的氣味。輕輕地，一點小水滴掉在我的手臂，冰心透骨，是露水帶著昨夜的甜蜜祝福我一天的開始。鐺鐺，忽略書包的重量，我踩著踏板，輕快且愉悅。 

        校園球場邊，一棵棵挺拔的菩提樹佇立，樹與樹間總見小朋友來回穿梭，耳邊繚繞著孩童純真的笑聲，偶爾飛來的躲避球，正中下意識舉起的手，球上的印刷字，讓我想起兒時的單純、無拘束。 

        中午時刻，安心坐在樹下的大理石桌用餐是最美的享受，有植物學家證實，菩提樹所生的汁液使樹葉不長蟲，所以不用擔心便當中多了幾克的蛋白質，輕風撫過臉兒，就像媽媽的手一般柔緻，菩提葉相互摩擦發出的沙沙聲，成了最美麗的和絃，偶爾還會有白頭翁挺身加入，成了最棒的合唱團。 

        永遠記得剛進高中時參加校歌比賽，我們就是在樹下大聲練唱，唱到喉嚨沙啞，唱到樹葉掉落，唱到老師與我第一次深談﹔我的高中導師會輪流約班上同學到樹下談天，聊聊現在，也談談未來，在樹下編織每一個人的大夢，那時老師的笑容，就好像菩提葉的脈絡一樣，顯而易見，就算經過時間的浸潤，依然清晰可循，可以作為書籤，夾在人生中最絢爛的那一頁。 

        每次參加高中部朝會活動，我總是仰著頭，別人看來是注視著演講者，其實我是在觀察頭頂的菩提樹。春天的它，有剛剛從樹枝末梢發出的嫩嫩紅葉，透明而又富韌性的光亮，閃動我的眼，整片看去，就像處處在為春天的到來賀喜一般；夏天的菩提，翠綠色的樹葉象徵年輕的活力，南風吹起飄動的葉，就像校園女生無意被風掀起的百摺裙，害羞，飄動，旋轉；秋天的葉，枯黃，漸地飄落，有時會被拾起，當作一年裡的紀念，紀念樹下發生的每一段情；冬天的菩提樹下只有空空的紅磚，少了人聲，成了最孤單的守護神，保護泥土的記憶。 

        鐺鐺，這是最後一聲鐘響，我隨著鐘聲的催促離開了熟悉的園地，也離開了熟悉的故鄉，雖然遠隔三百多公里，它的身影我已許久不見，但我已將回憶打上蝴蝶結，放在心底最深處。 

        曾聽過一首德國鄉村民謠，敘述菩提是永遠在家鄉等待遊子歸來的樹，歌詞中的遊子正呼應我的心情，我相信那菩提樹會在熟悉的地方等待，等待我們再一次的相遇，開啟屬於蝴蝶結下的祕密。 



視覺摹寫--常春藤
    在那斷板殘瓦南邊斜角的地方，卻默默地生長著一株常春籐，那是我見過最美的一株，許是長久長在陰涼潮濕肥沃的土地上，常春籐簡直是毫無忌憚的怒放著，它的葉片長到像荷葉一般大小，全株是透明翡翠的綠，那種綠就像朝霞照耀著遠遠群山的顏色。

    沿著木板壁的夾角，常春籐幾乎把半面牆長滿了，每一株綠色的枝條因為被夾壁壓著，全往後仰視，好像望天空伸出了一排厚大的手掌；除了往牆上長，它還在地面四周延伸，蓋滿了整個地面，近看有點像還沒有開花的荷花池了。

    我的家裡雖然種植了許多觀葉植物，我卻獨獨偏愛木板屋後面的那片常春籐。無事的黃昏，我在附近散步，總要轉折到巷口去看那棵常春籐，有時看得發癡，隔不了幾天去看，就發現它完全長成不同的姿勢，每個姿勢都美到極點。

    有幾次是清晨，葉片上的露珠未干，一顆顆滾圓的隨風在葉上轉來轉去，我再仔細地看它的葉子，每一片葉都是完整飽滿的，絲毫沒有一絲殘缺，而且沒有一點塵跡。…… 
視覺加聯想—欖仁樹、落羽松
欖仁樹是最愛跨越色彩臨界點的頑童，才看到大片葉子綠轉朱，不久朱成黃、黃變褐、褐又帶棕；葉落時期，形狀像橄欖的欖仁果也忙著掉落彈跳，頑童拉弓似的，不定時輕柔打在樹下幸運的訪客頭上。

秋冬時節，落羽松絕佳的耶誕樹造型逢天涼全變成赤棕紅，好似台北西門町街上的時髦男女，頂著亮豔染髮；當細雨或微風吹潤樹身，美麗的松葉掉落在青草上，活似紅織錦鋪在張開的綠絨毯上。
聯想--非洲紅
    由非洲紅，我想起中國北方的一個童話《紅泉的故事》。它說在沒有人煙的大山上，有一棵大楓樹，每年楓葉紅的秋天，它的根滲出來一股不息的紅泉，只要人喝了紅泉就全身溫暖，臉色比桃花還要紅，而那棵大楓樹就站在山上，看那些女人喝過它的紅泉水，它就選其中最美的女人搶去做媳婦，等到雪花一落，那個女人也就變成楓樹了。這當然是一個虛構的童話，可是中國人的心目中確實認為楓樹也是有靈的。楓樹既然有靈，與楓樹相似的非洲紅又何嘗不是有靈的呢？

    在中國的傳統裡，人們認為一切物類都有生命，有靈魂，有情感，能和人做朋友，甚至戀愛和成親了。同樣的，人對物類也有這樣的感應。我有一位愛蘭的朋友，他的蘭花如果不幸死去，他會痛哭失聲，如喪親人。我的靈魂沒有那樣純潔，但是看到一棵植物的生死會使人喜悅或頹唐，恐怕是一般人都有過的經驗吧！

    非洲紅變成我最喜歡的一株盆景，我想除了緣分，就是它在死到最絕處的時候，還能在一盆小小的土裡重生。

回憶--紫茉莉
    我童年的家後面有一大片未經人工墾殖的土地，經常開著美麗的花朵，有幸運草的黃色或紅色小花，有銀合歡黃或白的圓形花，有各種顏色的牽牛花，秋天一到，還開滿了隨風搖曳的蘆葦花……就在這些各種形色的花朵中，到處都夾生著紫色的小茉莉花。

    紫茉莉是鄉間最平凡的野花，它們整片整片的叢生著，貌不驚人，在萬綠中卻別有一番姿色。在鄉間，紫茉莉的名字是「煮飯花」，因為它在有露珠的早晨，或者白日中天的正午，或者是星滿天空的黑夜都緊緊閉著；只有一段短短的時間開放，就是在黃昏夕陽將下的時候，農家結束了一天的勞作，炊煙裊裊升起的時候，才像突然舒解了滿懷心事，快樂地開放出來。

    每一個農家婦女都在這個時間下廚作飯，所以它被稱為「煮飯花」。

    它一天只在黃昏時候盛開，但這也是它最令人喜愛的地方。曾有植物學家稱它是「農業社會的計時器」，她當開放之際，鄉下的孩子都知道，夕陽將要下山，天邊將會飛來滿空的紅霞。

    我幼年的時候，時常和兄弟們在屋後的荒地上玩耍，當我們看到紫茉莉一開，就知道回家吃晚飯的時間到了。母親讓我們到外面玩耍，也時常叮嚀：「看到煮飯花盛開，就要回家了。」我們遵守著母親的話，經常每天看紫茉莉開花才踩著夕陽下的小路回家，巧的是，我們回到家，天就黑了。

    從小，我就有點癡，弄不懂紫茉莉為什麼一定要選在黃昏開，有人場多次坐著看滿地含苞待放的紫茉莉，看它如何慢慢的撐開花瓣，出來看夕陽的景色。問過母親，她說：「煮飯花是一個好玩的孩子，玩到黑夜迷了路變成的，它要告訴你們這些野孩子，不要玩到天黑才回家。」

    母親的話很美，但是我不信，我總認為紫茉莉一定和人一樣是喜歡好景的，在人世間又有什麼比黃昏的景色更好呢？因此它選擇了黃昏。

    紫茉莉是我童年裡很重要的一種花卉，因此我在花盆裡種了一棵，它長得很好，可惜在都市裡，它恐怕因為看不見田野上黃昏的好景，幾乎整日都開放著，在我盆裡的紫茉莉可能經過市聲的無情洗禮，已經忘記了它祖先對黃昏彩霞最好的選擇了。

    我每天看到自己種植的紫茉莉，都悲哀地想著，不僅是都市的人們容易遺失自己的心，連植物的心也在不知不覺中迷失了。

	飛翔的紅褐色



	

	        「桃花心木，楝科，淡紅褐色種子具長翅，飄落時旋轉如螺旋槳。」 

        第一次接觸到桃花心木種子是國小的自然研習營，老師拿了一片種子介紹並從二樓的花圃放手。紅褐色的影子旋轉著，緩緩地向下飄落。一群孩子衝下樓梯，想在種子落地前接住它。令老師驚訝的是，那一群活潑好動、常破壞東西的孩子竟然個個伸出雙手，沒有爭奪、沒有你推我擠，只有帶著期盼的眼神。最後結果如何已經不記得了，只知道，從那一刻起，想擁有的東西多了一樣。 

        校園中其實是有桃花心木的，只是外掃同學似乎太盡責，種子一掉落，就被掃進垃圾袋，伴隨著碎裂的翅。可能是桃花心木聽到了種子的哭聲，在某個機緣下我被分派到那裡外掃。開心地撿了許多想收藏，卻不易保存，一是它的翅太脆弱，不小心壓到就可能就毀了一整片；一是同學見了拿去玩，就算多小心翼翼，但被丟了數十次也難保其身。最後，留下的種子寥寥可數，同時，我也換了外掃區。 

        畢業的前夕，我趕在外掃前回到熟悉的地方，地上沒有任何種子，連碎掉的翅都沒有留下。原來，那些帶著微笑看種子飄落的桃花心木已經不再。落寞地，帶著沒能找到多一些同伴陪伴種子的遺憾畢業。 

        畢業七、八年了，偶爾會把收藏的種子拿出來對著它們發愣。最近一次，才發現原來我對褐色的喜愛或許來自於此，它代表那些雖然脆弱，但只要好好珍惜，就能夠長久的回憶。
故事--金銀花

從前有對夫妻生了一對可愛的雙胞女兒，取名金花、銀花。

        金花和銀花一天天長大，兩人感情好得不得了。姊妹倆手很巧，繡得一手好刺繡，聰明伶俐，人見人愛。到了十八歲，她們出落得像花一樣美麗。上門提親的從未斷過，可是姊妹倆都不想嫁人。我們既然一起出生，死後也要葬在一塊兒。

    這樣過了一些日子，姊姊金花忽然生病了。姊姊發高燒，全身發燙，起紅疹、不能下床。憂心忡忡的父母立刻請大夫來看病。大夫說：「小姐得了熱病，這種病沒有藥救。」銀花一步也不肯離開姊姊身邊，眼睛都哭腫了。不久銀花也染病了。他們在病床上說著：「我們死後，希望變成可以治熱病的藥草，這樣，得熱病的人就不會一籌莫展地等死了……。」

        姊妹死後葬在一塊，一年過去了，墳上長出蔓藤植物。開金黃色花很快爬滿一大片。村人想起金銀姊妹花的遺言，就把花煎成汁。得熱病的人喝後，熱病很快好起來。以後這種植物就被叫做金銀花。

聯想—雨豆樹
做為一棵樹，雨豆的身形高大凜然，樹蔭廣闊如覆之盆，但葉片小圓繁密；其心其情想必亦如葉子一般的細膩吧，不然，樹幹為何龜裂如斯？
龜裂的身軀是否因思念所致？龜裂，所以內心昭然，所以真誠坦露。
裂痕多深，思念就有多深。
假使雨之將至（那是多麼適合思念的氛圍），惟恐思念過重，所有的葉片無不趕早閉合低垂，深情如斯，惟雨豆矣。
當雨水與樹葉擦身而過時，每一滴都感染了思念的情意，之後，降落地面，滲入泥壤，再度為根吸收。
於是，雨豆得以時時反芻，那些回憶終在軀幹體內凝結成年輪。年輪乃是雨豆的思念光碟，而風是播放的DJ。思念隨風飄揚、迴盪，徐徐款款，有心之人，心無遮攔，聲聲入耳。
若果在雨豆樹下靜坐，何妨潛心等待：樹葉與天空交談的聲音，雨滴與樹葉爭辯的聲音，還有，心與大地共鳴的聲音。此時，眾聲喧嘩，徘徊繚繞，諸神靜默，肅穆祥和。

擬人--小葉欖仁
然而，對花樹最熟悉的還是陽光。
這裡有陽光喜愛嬉戲的街道與園林，港口與山丘，還有它最親暱的玩伴──小葉欖仁。
因為，這樹撐持一頂一頂的綠傘，筆直，顯露不悔的堅毅；挺立，以防調皮的陽光重重的摔落地面。

陽光依然會下來，從細細的葉隙之間，在地面，仿如葉子金色的拓印。
其實，小葉欖仁更像結隊出遊的少女，縱然青春漾盪，猶且處處顧念自己體態的優雅，亦不忘隨時向著來來往往的行人致意。
或者，踮起腳尖，一副訓練有素的女芭蕾舞者模樣，裙襬朵朵平張，風來抖動，韻律協和其中；微笑而專注，每一立處都是舞台。
如此這般，小葉欖仁似有不被季節法則馴服之驕恣，葉落全由於心情的轉換，所以選擇春天，因為這美好的季節理當穿著新裝以對。不是要向天地張揚，純粹取悅自己，自信自在。
附件

1. 花木配置圖（前庭）
2. 

 HYPERLINK "01.ppt" 

黃色迷戀—書寫阿勃勒

3. 愛心樹
4. 魔奇魔奇樹
5. 校園植物介紹


